
出阝的解读

“出阝”的繁体为“耒昔阝”。“耒昔阝”字最
早见于秦相李斯的《仓颉篇》：“耒昔阝，
蜀地，亦姓氏。”东汉许慎所撰写的

《说文解字》载：“耒昔阝，蜀地也。”宋代
丁度著《集韵》载：“耒昔阝，乡名，在临
邛。”这个字在清代乾隆版《大邑县
志》、清《邛州志》均有解释，历史上
的大邑县曾归邛州管辖。

“耒昔阝”字为左中右结构，简化后
成 了“ 出阝”字 ，与“ 出 ”字 同 音 ，读
[chū]。在《康熙词典》《辞源》《辞
海》，乃至今天的《现代汉语词典》中
均有出处。

从汉字“六书”中的“象形、会
意、形声”三种造字方法来看，“耒”
读 [lěi]，指 古 代 耕 种 用 的 简 单 农
具。“昔”读[xī]，意为“往昔、从前”；
同“腊”，“干肉、陈肉”等。“阝”读
[fǔ]，同“阜”，本义是土山；同“邑”
指国家。作汉字的左耳旁时，一般
与高坡、深谷、山地有关；用着汉字
的右耳旁时，一般与城邦、国家、地
名有关。这个复杂的左中右结构的
汉字，融合了“象形、会意”的构成原
理，充分说明西岭雪山地区这个特
有的“出阝”字，来历非凡。

如果“出阝”字去掉了“阝”变成了
“出”，则就失去了其历史的原本意
义，实则是否认了这个字所代表的
那段历史，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出阝国由来

要谈出阝国由来，得先从出阝江河
说起。全长 100 多里的出阝江河流域
面积达 1000 多平方公里，是大邑县
的母亲河。出阝江河发源于西岭雪山
前山红石尖半山处，潜流至獐子崖

处才形成了溪流，吸纳了五筒沟、横
山河、大河、小河、大龙溪、川溪河等
千沟百溪，千回百转，一路滚滚东
去，经西岭、花水湾、出阝江、新场及邛
崃的茶园、桑园等地，注入邛崃的南
河而至岷江。西岭雪山前山的大飞
水原始森林风景旅游沿线，又称“古
出阝源头”。

据史料记载和千百年来的民间
传说，出阝江河上游西岭雪山脚下的
大飞水、两河口、打索场、天车坡等
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活
动的遗迹，夏、商、周时随古蜀国的
兴起而兴旺起来。由于特殊的地理
位置，西岭雪山地区在这个时期成
为汉、藏、羌等民族杂居之地。这个
地区的人们以农业为主，畜牧业、狩
猎和多种副业为辅，其生存方式也
就融合了多民族的特点。到了春秋
战国时期，西岭雪山地区这一支
出阝人，因人口逐渐增多、不断崛起
而形成出阝国部落，与外界的交流增
多，部落人口开始向出阝江河中游地
区不断迁徙，最后在 30 公里外的地
势开阔、物产丰富的出阝坝这块土地
上，形成了经济、文化中心。

约 有 2 万 人 口 的 方 国 ——
出阝国，在正式形成约 300 年后，到了
公元前 316 年秦惠王时秦国灭掉了
蜀国。出阝国在大统一的形势下，不
是被消灭掉了，而是自然融合到了
强大的汉民族大家庭中⋯⋯20世纪
60 年代，出阝江古镇在修建一所学校
时，曾经从地下挖掘出不少古城砖，
就是2000多年前的古砖。

出阝人的生活史

川西平原西部的盆地周边与邛
崃山脉、龙门山脉的接合部，也就成
为了汉、藏、羌等民族相融合的地

方。大邑城北静惠山、锦屏山往西
北便是连接西部山区的大片丘陵，
这一带是汉人与古羌族人居住的交
界点和分界线，大邑这块靠近川西
坝子边沿的地区，从军事上说自然
就成了双方必争的一块地盘，蜀汉
大将赵云在此驻防就成为必然，也
就有了赵云“九寨连营”之说的十里
防线。大邑县城北面的静惠山、锦
屏山一带，自然成了蜀汉西部军事
防御的一个重要隘口。

江河流域，虽然经历了数千
年的历史变迁，但这个地区至今还
保存着与成都平原汉民族不尽相同
的地方文化与民俗风情。

多少年来， 人生活过的西岭
雪山地区，因受地理环境所限，房屋
的建筑全是就地取材用木料，排列
穿斗的房架，木板装壁、木板成楼、
木皮盖顶，而且现在还保存着不少
的吊脚楼，当地人称“虚脚楼”。依
山而建吊脚楼是羌族人的一种发
明，也是过去羌族居住地区普遍的
一种房屋建筑，在今天的西岭雪山
成了一道特有的风景。每当秋天，
那吊脚楼上挂满了金黄的玉米棒子
串、火红的辣椒串、乳白的大蒜串，
红、黄、白把山里农家点缀得颇有几
分诗情画意。

存留着不少羌民族文化元素的
出阝人，在历史上又以“笮人”之称。
笮字读[zuó]，笮乃竹，笮也。出阝江
原本作笮水，竹王水就是指 出阝江
河。说明古羌地处岷江上游，山高
谷狭，交通险阻，羌人把架索桥、“悬
筒渡索”的溜索和木架挑桥的这些
技能传到了西岭雪山，开凿了栈道、
架设了索桥，打通了与外界的交流
与联系。同时，他们把以竹篾制绳
索和以竹制麻、以竹麻打草鞋的传
统技艺，传递到了西岭雪山地区，并

一直沿用至今。这里的男人都会制
竹麻、破竹篾、编背篼，那大大小小、
形状不一的背篼，在背柴火、掰玉
米、割猪草或去两河口赶场时无所
不用；家家都有打草鞋的“草鞋耙
子”，男人女人都会围坐着“草鞋耙
子”打草鞋，他们无论在庄稼地里做
活，上山伐木、狩猎、挖药、烧碱，还
是赶场、走亲、访友，一年四季都是
打绑腿、穿草鞋装束。

出阝江河流域生活的土著，在着
装、服饰上也体现了羌族朴素的古
风。无论男女一般都穿土布长衫，
包头巾、拴围腰、缠绑腿。男子汉
的头巾、头帕分为黑白两种，白头
帕是白布做成，长七八尺，常年包
缠着头部，就是在炎热的夏天也不
会轻易地取下来。黑头巾系纱质
布料，长达两丈、宽四五寸，只有那
些有钱人家的男人才缠黑头巾，缠
法特别讲究，要一袋烟时间才能够
缠利索，那缠好的黑头巾活像个头
盔非常结实，就是掉到地上滚几圈
也不会松散。长衫是左右开叉，行
走时腰间要扎腰带，长衫前摆则要
对称叠加起来掖在腰带上，使长衫
后摆形成“燕尾式”而翩翩飘飞，颇
有风度。做客别人家坐太师椅时，
两手先将长衫后摆往上一掀才能
入座。女子则是绣花尖头围腰装
饰，四季在身，白头帕三五次缠头
成圈后，再将印染有花纹的蓝色方
巾盖在头上固定有形，显得特别精
神。有钱人家的妇女常常是白衬
衫加蓝色外罩衣，领口处和两袖挽
起时露出白衬衫，蓝白分明，显得
干净利索。青年女子要学会针线
活，一针一线地做鞋垫和脚跟处用
的三角形“溜跟儿”，待出嫁时作为
陪嫁。小小的鞋垫和溜跟儿，是评
判一个山里女子是否心灵手巧、贤

惠能干、当好媳妇的标准。
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一方山

水一方风情。出阝江河流域的山里
人，大都是一日两餐，即吃早饭后出
去种庄稼或营林、狩猎，随身带上干
粮玉米馍馍，中午就在外面简单地
吃下，称为“打间”。口渴时，就近找
一处山泉，用手捧一些喝几口了
事。男子汉经常上山劳作，为防滑，
专门在草鞋的底部前后钉上两个椭
圆形铁圈，并分别嵌有 4 颗半寸长
的铁钉，称为“鞋爪子”，一双带“鞋
爪子”的麻窝子草鞋足有两斤重，走
在路上叮当作响，穿行林间或爬坡
下坎非常稳固。他们背运物品、柴
火时用的特制工具，称为“背夹子”，
负重途中休息时，就将有凹槽的丁
字形拐杖放到背后的背夹子底部嵌
入拐杖方可。进山入林时，人人背
腰处必然要拴上“刀挎子”，那鹰嘴
大肚如企鹅状的弯刀不用时就插入

“刀挎子”，非常安全。男子汉无论
在庄稼地里做农活，还是上山烧碱、
挖药、狩猎或者背运重物，往往都要
披蓑衣或穿“棕褂子”，有时还戴斗
笠。这种就地取材用棕皮缝制的蓑
衣厚实、韧性、防雨、保暖，树枝、荆棘
挂不破，当地有一句谚语“猫抓蓑衣，
脱不了爪爪”，就是指蓑衣挂不破的
意思。蓑衣便于山林中使用，晚间露
营时既可当被盖，也可垫着睡，一衣
多用很方便。“棕褂子”是蓑衣的简洁
版，是用棕皮做成的“背心”，长盖过
臀部，披上“棕褂子”在扛木头或背运
重物时，起着护肩垫背的作用。用竹
篾、棕叶做成的斗笠，则是一种遮挡
阳光和蔽雨的工具，是山里人外出必
备之物。出阝人的这些民风民俗，或多
或少地体现了羌民族的特色。

出阝江河流域上中游地广人稀，
交通不便，但山里人有着大山一样
的开阔胸怀和朴素情怀，其纯朴、勤
劳、善良、好客是远近出了名的。他
们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遇到认
识、不认识的人，都要主动打个招
呼，热情地问对方你从哪里来、去往
何处、做什么之类的客套话。凡来
到山里农家都是客人，他们都会以
礼相待、以茶相奉。遇到用餐时，都
会大大方方地请客人随主人一起随
茶就饭。当有亲戚或者重要客人到
来时，热情的主人定要拿出储藏的
陈年腊肉，做石磨豆花，如果再宰杀
一只自家喂养的公鸡，另外烹制一
些山珍野菜、竹笋之类的特产，则是
被视为最高规格的招待了。

出阝江河流域及源头曾经形成出阝
人的古出阝国，穿越时空隧道，承继千
年历史。如今这里已成为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和现代化的高山滑雪场，
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海内外游客
慕名而来。历史变迁带来的可喜变
化，可歌可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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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到龙头寨
□刘馨忆

走
行行

发现 国
□杨刚祥

令
时时

我们要去的龙头寨，位于川北云
雾山脉的东支山脉，是四川通江县两
河口镇的一个村。沿檬坝塘往南，从
王家垭口直下的刀背梁上，突起两
峰，峰高数十丈，因山峰形似龙头之
形，有举首高昂、腾云飞天之势而名
为龙头山，山峰下就是龙头寨村。

从两河口出发，逆宕水而上，蜿
蜒盘旋，近 2 个小时，我们的车爬上
了 1000 多米海拔的山顶。到了山
顶，视野就开阔。数个山头相连着，
馒头样高卧在春风里。四周苍山如
黛，云天一色。春风吹拂，公路在山
间起伏，坐在车里仿佛冲浪在海
中。圆圆的山头上的土地裸露着，
从车窗望出去，山岗开始醒过来，渐
渐有了春色。稀疏的李子树幼苗，
散落在山岗，青黑的纤细枝条，正举
着小小的花蕾，在布满青云的天空
下，正积攒着力量准备开放。

车越往前开，视野里的树苗开
始多起来，有的已经开花了，星星点
点的洁白，让我想到夜晚的星星，想
到夜晚的萤火虫。在海拔1000多米
的山上，春天来得有点迟，出发时成
都已是芳菲皆尽，可在这里，李花才
开始盛开。其实，只能算是“始”开，
还不能到“盛”开的程度。

可翻过一个小山岗，我们一下
闯入了大片的花海。满山满坡的李
子树，形成一片白色的海洋，满树满
枝都是花朵，它们静静的，似乎在树
上参禅，但静里却有盛大的气场与
我们迎面相对。

满坡的花树以其簇拥着的珠玉
之白，在静静的大山里显得那样生
机、那样好看，真是山河大美而不
言。实在无须言说，就是不说也深切
地感染你、触动你。看见这些李花，
觉得是见到了亲人，潜伏在血脉里的
性情，也开始在李花的开放里卸下城
市生活的外壳，露出自然易感的柔软
内质。我深吸一口气，湿润清新的空
气里有淡淡的花香。我们内心在开
始欢呼，要向它们奔去。花朵有的盛
开着，有的正半合半开，有的珠圆玉
润。突然我看见好几朵半开半合的
花苞，似听见我的呼吸，在打坐里睁
开了眼睛，绽放了，花苞中淡黄色的
花蕊弹起腰身，抖落下几粒花粉。我

惊讶了一会儿，对着花朵笑了。树上
更多的还是一粒粒的饱满大珍珠，有
着不为所动的安静内力。看着珠玉
有光的花骨朵，直觉得它们是正在闲
眠的小鸟，静里藏着无限的动感，随
时都会展翅欲飞一样。它们排着队，
等待春风来喊它。缓缓移步在花树
间，感染这天地间有序的自然与自
在，我的心像流水里的水草一样舒展
摇动。

满 山 满 坡 皆 是 白 色 ，皆 是 花
开。我的眼睛变得十分清明，看见
每一株花树似都带着光晕。满坡的
花阵，传递给我春天特有的力量。
心里的惊叹，化成了赞美，枝条向天
空举着花朵，我向花朵举着手机。
如蜜蜂追逐花朵，拍照，想记录下每
一朵李花的样子。

哪里认得完每一朵花呢？花花
相似，但朵朵不同。我抬眼望去，远
山是苍青的，云也是温润青蓝的，大
地被春草的绿色覆盖，只有那些大
地上的白色才是天地间的主角。李
树的树枝伸向天空，举着素色的花
朵，枝条上站满密密的白色花苞。
在这些静洁的色系里，大块的白色，
映带着远山，青云，互为成全，一起
构筑了山里的人间春色。

山坡的对面也是一面缓坡，两
面缓坡相夹成一个宽宽的沟谷，沟
谷中就是龙头寨村居民的集中居住

点。一栋一栋小楼高低散落在沟谷
中，掩映在花树里，黑瓦黄墙的小楼
更添了几分灵秀与妩媚。别墅式的
小楼相对集中又散落随意，只求外
观一致，并不讲排列整齐。因为四
川除平原外，多是山地，只能因地制
宜，却也因此不同于北方村庄集镇
化的特点，散点居住是四川民居的
自然之态，与自然地貌也更为融
洽。就像我小时候待过的老家，每
户都是自己选址修建的房子，相对
独立，又鸡犬相闻。只有血亲才会
房屋相连，点线成阵。

曾经的老四合院住着我父亲弟
兄 3 个家庭，分家之后，拆建扩建也
还是在原处。院内院外有几十棵不
同品种的李子树，兄弟各有十来棵。
院门前面一条出路，把一大块地分隔
成左右两块。两边都是李子树，李子
花在春分前后盛开，也是一大片洁白
的花阵。最喜风吹花瓣落，从下面走
过，便自带了三分仙气。有时淘气，
不愿干家务，就爬到树上藏起来，仰
躺在开满花的枝丫上睡觉做梦，母亲
常无奈地说我是属猴子的。春分的
早晨，总是要吃一次汤圆。母亲还会
做一些没有馅的小汤圆，煮熟后用小
树枝穿成串，让我绑到李子树上，让
麻雀来吃。母亲说，春天麻雀要孵
蛋，它们有了吃的，就不用费劲去吃
春天埋进地里的种子了，也不会伤害

醒过来的虫子。
端午过后，脆红李就成熟了，那

又是我最爱的季节。放学回来，总要
先爬到树上，吃一通红透的李子。而
大多的李子，在天黑前，会被姐姐细
心地摘下来，装在背篓里。第二天天
刚亮，她就背着要走20里的路，赶早
到县城里去卖李子，换得一些生活
费。而每一次，她回来后总要讲她如
何发现买家做手脚，让整卖的李子重
量变得轻。老家的那些李子树在后
来的房屋翻新中，竟然一棵也没有剩
下，生活中常常意见不合的三兄弟，
在砍李子树这件事上却惊人的一
致。没有了李子树的老宅变得不一
样了，家的意味自母亲走后也离我越
来越远。而我常常梦见的还是那个
李子花花开似锦的年月，那个有母亲
的老宅。看着龙头寨李花盛开的村
舍，我似乎回到了那个有李子花树的
老家一样，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恍
惚间觉得其中某一栋小楼，会走出我
的母亲，笑盈盈来迎我。

随后到来的两河口镇党委肖裕
孟书记，陪我们在山坡上硬化了的村
道上走，边走边指着两边满坡的李子
园，给我们介绍情况。肖书记自
2015 年始就常跑龙头寨，负责两河
口镇的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展开，为龙
头寨的扶贫攻坚、乡村振兴干过不少
实事，说起龙头寨和两河口的情况，

各种数据随口而出，如数家珍。他告
诉我们，2015 年，村里招商引资，种
植了青脆李，到2021年，种植青脆李
的产业园有 8000 亩，种植中药材和
经济林近 3000 亩，年人均纯收入达
1.3 万元。这几年改造了危房 132
户，美化房屋 130 户，易地扶贫搬迁
46 户，户户通自来水，家家通网络，
硬化产业园区道路 26 公里，整体提
升了村民居住环境和生活体验，惠及
全村近 900 人。村民的生活条件改
善了，收入也增加了。

肖书记说这些数字就像说自己
的孩子，语气是亲切的，也是喜悦
的。数字背后是具体的生活，也是
村、镇干部实实在在的付出。如今，
以青脆李产业园为中心，逐渐向周边
扩散，李子树幼苗栽满了近1万亩的
山林土地。我震撼于这个数字，闭了
一会儿眼睛，想象了下春天，在群山
环翠，平均海拔 1200 米的龙头寨村
的黛青色山间，绽放着1万亩李花的
雪白，该是怎样的美景？如果龙头寨
的“龙”飞跃上天，看见这新时代的春
天，该怎样赞叹呢？

龙头寨村属于通江的中山温凉
区，年平均温度7℃至12℃。极端高
温不超过32℃，极端低温零下18℃，
寒冷期较长，通常谷雨断雪，立夏断
霜，因此春迟，清明前后，春天才真
正到来。

虽 然 春 迟 ，但 春 天 总 是 要 来
的。春天不会遗忘任何一个地方。
那些移栽的李子树苗，定会向着青
天生长，春天播下的种子，定会发芽
开花，山岗上的绿色也定会在春风
里水涨船高。

虽然这里无霜期短，低温、秋绵
雨、冰雹、大风频发，又山深路险，耕
种和生存条件较差，但经过近十年的
改造和建设，高山上的乡村已如仙境
般美丽，生活基础设施也有了很大的
改善，夏天是绝好的避暑胜地。

天光欲暗，淡云似散。李花簇
拥在路边，每一朵都是个饱满的春
天。告别龙头寨，沿着水泥硬化道，
我们开车下山。回望脆李园，青枝
与白色印在青青的蓝天，当盛夏到
来的时候，挂满硕果的青脆李园，该
又是一番怎样的喜悦和繁忙呢？那
时龙头寨的空气中，也一定有另一
番滋味的甜吧。

转过一个山弯，眼前的青山上
是满坡的桃园，粉粉的红色散漫在
山间，醒目又亮眼，如梦如幻。山里
的春色，正在次第到来。

夏天真是一位调皮的孩子，
刚刚放出一点灿烂的晴光，转眼
间又匿影藏形，灰蒙蒙的一片阴
霾，突如其来的雨滴，在窗外滴
答作响，仿佛在补偿春天的干燥
和短暂，惹得一些爱美的女孩子
心里痒痒，不得不把刚刚显露出
来的漂亮花裙子用厚厚的外衣
包裹起来。

置身于恒温的空调室里，肢
体的感觉渐渐迟钝。四季的更替
似乎引不起特别的敏感。只有伫
立在高楼的阳台眺望，当广阔的
天空和田野尽收眼底，那葱郁的
树木、泛黄的麦地，似乎在提醒我
们又一个旺盛的夏天来临。——
当我独自一人面对窗外，那是一
幅默然的风景。

经历了漫长而沉默的秋冬，
江安河绿道那些落光了叶子的
突兀的树干又重新抽出新芽，仿
佛经过冬的锻炼、雪的洗礼，树
叶儿更加壮大、更加茂盛，成片
的绿色，火红的石榴花，潺潺的
流水，显示出生机盎然蓬勃向上
的活力。

四时有节夏日长 ，一帘浓郁
占清芳。万物并秀晴云度，花尽
枝头百果香。

风暖昼长，草长莺飞，蝉鸣蛙
叫，夏天拔节生长的无穷力量，给
人无尽的遐想。

当 炫 目 的 日 光 像 金 子 似 的
在水泥铺就的路面上闪光，我渴
望骑着单车在广袤酣然的原野
上奔跑，一任阳光在头顶倾泻，
让手臂晒出红红的印痕，让困扰
自己的那些潮湿发霉的情绪经
过烈日的曝晒，再随着汗水一起
蒸发掉。

想想夏日出汗，那是多么轻
松舒畅的感觉，香汗淋漓之后站
在水龙头下痛快地洗浴又是何等
惬意，仅仅因为这些，我也盼望着
夏天的到来。

假如一年四季都是春天般的
温暖，该是多么单调乏味。感谢
造物主让我们拥有炽热的夏季。

春天使人柔困，四肢疲软，仿
佛中了酒精的毒，再也不能够振
作；秋天呢，又太高爽，轻松得让
人忘记世上还有负重的骆驼——
这是一个现成的句子。冬天虽寒
冷，头脑尚不受什么压抑。只有
夏天它无孔不入地压迫你，让你
每一个毛孔每一根神经都受到严
重的挤压。这种炎威逼人的极度
紧张的夏日生活，训练人类变成
了坚强有力的生物。

因此有人说夏天是人类生活
中最雄伟壮烈的一个阶段。

今天我们的时代，纵然有极
少数人过着春天般享乐的生活，
但是作为劳动者的人们，哪一个
不是喘着气、流着汗与紧张艰辛
的生活作抗争呢？脆弱的人群中
也许有怨恨，但我却觉得只有虔
敬地承受，我们尽量地出汗，尽量
地发泄我们的生命之力，最后我
们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这
甘霖会驱走夏季的炎热，将世界
变得清明而爽朗。

江安河畔的
初夏
□张华

方
地地

江河中游的三坝（上坝、中坝、下坝）江花水湾

游客前往西岭
雪山，要经过出阝江
镇，再沿着出阝江河
逆水而上五六十里
才到达景区。很多
人对这个“出阝”字
既不认识，也不理
解。这个“出阝”字
其实是唯有大邑县
独有的地方字。

出阝出阝

出阝

出阝


